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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

魏暋华暋仙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暋暋摘要:两宋时期的成都,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全年每月都有以主要商品带动的集市贸易。地方官府利用

成都人喜游乐、爱消费的习俗,通过宴集活动来聚集和引导民众的节日消费,使成都节日市场十分繁荣,尤其是基

于节日期间人们对生产工具、生活物品的需求而产生的蚕市、药市、酒市、夜市等最为活跃。宋代成都节日市场既

以地方习俗为支撑,又有官府力量起作用,这就使其既保持了长时期的繁荣,又随着官府政策和命运的变化而兴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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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宋代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缣缕之赋,数路取赡;势严望伟,卓越

他郡暠栙 。无论在人口数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处川蜀之首,是全国的一个重镇,备受朝廷重视。承

载成都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内涵的节日,则呈现出数量多、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人们物质和文化消费增多、市
场化因素明显增强等特点。学界对宋代成都的游乐之风栚 、蚕市栛 有过探讨,但对其节日市场还不见专门讨

论栜 。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不仅有助于成都城市史的研究,也有利于宋代区域史、四川史的研究,对成

都现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暋宋代成都官府促进节日消费的举措

节日消费是士庶个人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而选择的节日生活标准和采取的消费行为。其中,个人的经

济收入虽然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但节日又与平常有别,即它有特定的全民性的习俗活动及深刻的文化意

义,所以节日消费又并非完全私人而具有公开的集体的特点。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民间节日习俗

既有顺应、维护和利用的一面,也有引导、修补甚或改变的一面。宋代成都官府对节日消费采取了哪些措施

呢?
(一)通过宴集活动使士庶集中消费

南宋人写的《岁华纪丽谱》开篇就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

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

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

遨头。暠[1]99遨头即宴集活动的组织者;活动空间是官员们宴集的地点,还摆好坐凳(遨床);活动内容是观看

地方奇幻技艺、百变杂戏表演,以及官员们及其家人的华丽衣装、鲜洁车马,官员们出入由倡优鼓乐、吹拉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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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引导的派头等等。这些内容被固定下来,成为“故事暠,吸引士庶百姓盛装打扮、扶老携幼前去观看这平常

难得一见的希奇,享受节日休闲的快乐时光。这种由官员们宴集而进行的节日活动,从新年依始的正月元日

一直持续到年末的冬至节,见表1。
表1.宋代成都节日官员宴集及士庶活动表

日期 宴集地点 官员活动 士庶活动 资料来源

正月元日 安福寺
塔上燃灯,太守
晚登塔眺望

燃 香、拜 塔、挂
旗以禳兵灾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元日登安福寺塔》、《范
石湖集》卷十七《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

正月二日
早宴移忠寺,晚
宴大慈寺

妓以新词送茶 扫墓、郊游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日出城》、《范石湖集》
卷十七《初三日出东郊碑楼院》

正月五日 五门 游蚕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五日州南门蚕》

上元节
早宴大慈寺,晚
宴五门楼

观山棚变灯,残
灯会

观灯、游赏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上元灯夕》、《鸡肋编》卷
上、《岁时广记》卷十《州郡灯》

正月二十三日
圣寿寺,南宋时
早宴祥符寺、晚
宴信相院

奠献、登亭 民鬻农器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十三日圣寿寺前蚕
市》

正月二十八日 大智院 奠拜 游寺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十八日谒生禄祠游净
众寺》

二月二日 宝历寺 游江 踏青、游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月二日游江会宝历
寺》、《鸡肋编》卷上、《岁时广记》卷一《游蜀江》

二月八日
早宴大慈寺,晚
宴金绳院

游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八日大慈寺前蚕市》、
《岁时广记》卷一《售农用》

三月三日 万岁亭 射箭、泛舟 登山、郊游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三月三日登学射山》、
《岁时广记》卷十八《出北门》

三月九日
早宴大慈寺,晚
宴金绳院

游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九日大慈寺前蚕市》

三月二十一日 鸿庆寺、大慈寺 摸石求子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十一日游海云山》

三月二十七日 净众寺、大慈寺 奠拜 拜庙、游蚕市 《岁华纪丽谱》

四月初
早宴移忠院,晚
宴大慈寺

祭鬼、开西园
寒 食 节,上 坟、
西园游观

《岁华纪丽谱》、《鸡肋编》卷上

四月十九日 梵安寺
谒祠、观诸军骑
射、游浣花溪

游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四月十九日汎浣花溪》、
《鸡肋编》卷上

五月五日 大慈寺 游市 《岁华纪丽谱》

六月伏日 江渎庙 泛舟避暑 临池张饮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伏日会江渎池》

七月七日 大慈寺 登楼观夜市 乞巧 《岁华纪丽谱》、《岁时广记》卷二十八《市药物》

七月十八日 大慈寺 散盂兰盆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观施
盂兰盆》

八月十五日
西园,南宋时大
慈寺

玩月 《岁华纪丽谱》

九月九日
玉局观宣诏亭、
晚宴五门

设棚屋,游观三
日

游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重阳日州南门药市》、
《岁时广记》卷三十六《置药市》、《吸药气》、《鸡肋编》
卷上

十二月冬至日
早宴金绳寺,晚
宴大慈寺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冬至朝拜天庆观会大慈
寺》

暋暋由表1可知:一、全年所有节日中,除了除夕没有官员宴集外,其余节日都有宴集活动。庆历三年七月,
有臣僚上言:“益州每年旧例,知州已下五次出游江,并山寺排当,从民遨乐。暠[2]刑法2之26但上表显示,是远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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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五次的。二、表中21个宴集日中,一天有早、晚两次宴饮的达7次,占全部宴集活动的1/3。三、宴集活动

多在寺院里进行,其中在大慈寺举行的最多、达12次,占全年宴集活动的一半多,其次是五门、金绳院各3
次,移忠寺2次。这是因为唐宋时期成都佛事鼎盛,寺庙林立,而大慈寺为唐玄宗时所建,唐僖宗、后蜀孟知

祥、孟昶等都曾光临此寺,其规模之大,在同时代的海内名寺中,堪称首屈一指,因此成为宋代成都岁时游乐

和官府廷宴首选之地。四、官员们宴集活动都有当时的风俗习惯基础。如元日在安福寺塔前张宴,“成都一

岁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安福寺)塔下,燃香挂旛以禳兵火之灾暠[3]卷十七,232。又如三月二十一日宴于海云

寺,吴中复《游海云寺唱和诗》王霁序云:“成都风俗,岁以三月二十一日游城东海云寺,摸石于池中,以为求子

之祥。太守出郊,建高旟,鸣笳鼓,作驰骑之戏,大宴宾从,以主民乐。观者夹道百重,飞盖蔽山野,欢讴嬉笑

之声,虽田野间如市井,其盛如此。暠[4]187再如四月十九日游浣花溪,“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而浣花为特甚。
每当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丽服靓妆,南出锦官门,稍折而东行十里,入梵安寺,罗拜冀国夫人祠下,退游

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名其游与其日暠[4]881等等不一而足。地方官府的作用是顺应民风,又
通过自己宴集时的助兴表演活动来聚集、引导民众,既丰富了士庶的节日游乐活动,又能掌控局面,及时处理

一些违规乱法或扰乱治安的事件,还有“与民同乐暠的氛围;同时,聚集的人流,过节的特殊气氛,也带来了集

中消费的商机。
(二)宋代成都知府新增节日游乐活动

成都知府,按宋代称谓,应是知成都府。有宋一代,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任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

成都府暠[5]卷六,148,到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至五年(1245)冯有硕权知成都府为止,276年间共任命了142位

成都知府,其中北宋87位、南宋55位[6]9-19。据资料记载,张咏、赵稹、薛奎、文彦博、田况、宋祁、赵抃等七人

在任成都知府期间新增了节日游乐活动内容。

1.张咏

张咏,号乖崖,太宗和真宗朝两度出知成都,尤其是第二次知益州,保证了蜀地的稳定和发展,政绩突出,
受到真宗的奖谕,称“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暠[7]卷二九三,9804。在节日活动方面,他主要增加了以下内容。

第一,兴上元节残灯会。成都上元节放灯三夜,官府搭建山棚,制作变幻新奇的灯笼,举行灯会。“成都

府灯山或过于阙前,上为飞桥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数人历诸亭榭,各数杯乃下。从僚属饮棚前,如京师棘盆

处,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旧日捕山禽杂兽满其中,后止图刻土木为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绕观

览暠[8]卷十,104。灯山的壮美、繁复不减京师,其中“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暠,而且“成都元夕,
每夜用油五千斤暠[9]卷上,21。可见,成都的元宵节已成了狂欢节,元宵节时的成都已然不夜城。灯会结束后,由
通判主持宴请灯会期间负责治安的都监,称“残灯会暠。它开始于张咏任职时,且初在十七日举行,南宋时已

无固定日期。
第二,正月二十三日圣寿寺设蚕市,使民鬻农器。
第三,二月二日游江。二月二日是成都的踏青节,士庶百姓前往四郊游赏,但这也给“不法之徒暠提供了

机会,所以,“历政郡守,虑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于岗阜坡冢之上,立马张旗望之。后乖崖公帅蜀,乃曰:
虑有他虞,不若聚之为乐。乃于是日自万里桥以锦绣器皿,结彩舫十数只,与郡僚属官分乘之,妓乐数船,歌
吹前导,名曰游江。于是郡人士女,骈于八九里间,纵观如堵,抵宝历寺桥,出宴于寺内。寺前创一蚕市,纵民

交易,嬉游乐饮,倍于往岁,薄暮方回暠[8]卷一,11。张咏把原来分散在四处游赏的人们,通过增加官员僚属参加

的游江活动聚集起来,变原来官府“监视暠士民游赏为官员参与游赏,拉近了官民距离,丰富了节日游乐活动

内容。张咏为此作诗道:

暋暋春游千万家,美女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我身岂比浮游辈,蜀地重来治凋瘵。
见人非理即伤嗟,见人欢乐生慈爱。花间歌管媒春阳,花外行人欲断肠。更觉花心妒兰麝,风来绕郭闻

轻香。昔贤孜孜戒骄荡,猖狂不是风流样。但使家肥存礼让,岁岁春光好游赏。[10]卷二,587

诗的前四句描绘了成都春游的盛况,后面则写出自己作为地方长官的责任。因为他看到了“非理暠的行

为,想到了“花外断肠人暠,所以他要“治凋瘵暠,告戒巴蜀人民,不要骄荡和猖狂,而要勤奋生产、尊礼守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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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谦让,只有这样,才能家富人旺,年年享受好春光。
第四,令僧司作会。《东斋记事》记:“张尚书再任蜀,承甲午、庚子年后,户口凋丧。久之,乃谕僧司,令作

大会,集四路僧,以观民心,与其登耗。是时,荐更乱离,人家稍复生业,公大喜。暠[11]卷四,34实际上,这是利用佛

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发挥僧徒从善修行的引导作用,聚集民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的举措。
张咏在蜀期间,充分了解蜀地风俗,并加以引导,他新增的这些活动,直到南宋还在开展,所以韩琦说:

“蜀风尚侈,好遨乐,公(张咏)从其俗,凡一岁之内,游观之所与夫饮馔之品,皆著为常法,后人谨而从之则治,
违之则人情不安。暠[12]卷五,545张咏成为宋代治蜀名臣栞 。

2.赵稹

赵稹,天禧元年(1017)九月至四年(1020)十一月知益州,新增了寒食开西园,使士庶游观的活动。西园,
或称西楼,本是后蜀权臣住宅,北宋灭蜀后,这里成为成都府路转运司的衙门楼阁,是成都规模最大、景色最

美的园林。吕陶《净德集》卷十三《重修成都西楼记》曰:“府署西楼,创建远矣,宅园林之胜地。登临阔视,可
以极山川之秀景,燕闲高会,可以快风月之清意。岁之方春,物状尤异,红葩鲜妍,台榭交辉,绿树茂密,亭宇

争荫。吾民来游,醉于楼下,实一方之伟观,四时之绝商也。暠是官员士大夫集会行乐的胜地。天禧三年

(1019),知州赵稹把这一胜地向成都士庶开放,从此,每年寒食节都开园张乐,“太守会宾僚凡浃旬,此最府廷

游宴之盛暠,到南宋甚至“自二月即开园,逾月而后罢暠[1]138。庄绰也记载:“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

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暠[9]卷上,20,使得成都的节日游乐更加大众化。

3.薛奎

薛奎,仁宗天圣四年(1026)三月至六年(1028)三月知益州。他一改知开封府时“为政严敏,击断无所

贷暠[7]卷二八六,9630而被称为“薛出油暠的形象,“随其俗与之嬉游,作何处春游好诗十首,自号‘薛春游暞,欲换前所

称也暠[11]卷三,25。他顺从蜀人正月二、三日上冢的习俗,率幕僚出城在大东门外置会[11]卷四,35,以聚集郡人,引
导和把握士庶的游乐。

4.文彦博

文彦博,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至七年(1047)三月知益州,受封文潞公。他在成都期间,继续举行张咏

时的游乐活动,“僧司因用张公故事,请作朋会,公许之。四路州军人众,悉来观看,填溢坊巷,有践踏至死者,
客店求宿,一夜千钱暠[11]卷四,34。僧司作会,不仅吸引成都本地人参加,而且还有来自川峡四路各地的民众,以
致出现了践踏事故,但它也为商家带来了商机,旅店房间价格上涨就是典型例子。另有记载,文潞公在成都

宴集很多,仁宗派何郯去成都调查,结果何郯也常常参加文潞公的宴集而且大醉,“圣从还朝,潞公之谤乃

息暠[13]卷十,101。文潞公还在成都江渎庙修建设厅,伏日在此宴会避暑,这是他新增的游乐活动,设厅后来成为

一州名胜,“(江渎)庙前临清池,有岛屿竹木之胜,红蕖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暠[14]卷一,9。

5.田况

田况,庆历八年(1048)四月至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知益州,实行以教育为先、惩罚在后的宽政,使“蜀
人爱公,以继张忠定,而谓公所断治为未尝有误暠[15]卷九十一,942。他在蜀期间,也积极投身到游乐队伍中,并以

诗记下自己的所见和感受,力图纠正社会上对蜀人好游娱、无节制的印象和看法。他云:“四方咸传蜀人好游

娱无时,予始亦信。然之,逮忝命守益,柅辕踰月,即及春游,每与民共乐,则作一诗以记其事,自岁元徂曱至

止得古律长调短韵共二十一章,其间上元灯夕、清明、重九、七夕、岁至之类,又皆天下之所共,岂曰无时哉!
传之者过矣。蜀之士君子欲予诗闻于四方,使知其俗,故复序以见怀。暠[4]卷九,380他还将三月二十七日原在成

都西小市桥举行的蚕市,移至大西门睿圣夫人庙前举行,使庙里祭祀朝拜与官员宴集和民众贸易活动相结

合,此活动一直延续到南宋。

6.宋祁

宋祁,嘉祐元年(1056)八月至三年(1058)十月知益州。关于他的任命,还有一段故事:“刘沆为集贤相,
欲以刁约为三司判官,与首台陈恭公议不合,刘再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刘作奏札子,怀之,与恭公上殿,
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谁可守者?暞二相未对,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暞陈恭公曰:‘益俗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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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暞仁宗曰:‘至如刁约荒饮无度,犹在馆,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暞刘公惘然惊惧,于
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约荐焉。暠[16]卷十三,151宋祁“喜游宴暠是朝廷所共知的事实,但仁宗还是坚持派他去成都,
说明仁宗看重的是他的治理才干。宋祁到成都后,他的这一爱好的确得以发挥,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影响政治

前途和身体健康的大小麻烦。据记载:“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
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

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

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暠[16]卷十五,171修唐书时众多内宠的服侍,使他好一

番享受;可当天冷时,面对十几件衣服,他却宁愿受冷而不敢穿一件,又使他好一阵烦恼。他新增了正月二日

官员宴集结束后,使“妓以新词送茶暠的活动内容。因他在蜀奢侈过度,受到御史中丞包拯的弹劾而“不可任

三司暠[7]卷二百八十四,9598。不过,当他的讣告传至成都时,“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暠[17]卷十九,147,说明他还是深受蜀

民拥戴的。

7.赵抃

赵抃,他曾四次入蜀任官,其中三次在成都(一任转运使,二任知府)栟 。他为政简易,“以宽为治暠,“惠利

为本暠[7]10323,10325,不仅赢得了统治者的称誉,也使“蜀民歌之暠[18]卷一,113。在成都期间,赵抃也从俗游宴,一些

节日活动规模甚至比以前大有增加,如正月二日的游江,“彩舫至增数倍暠。但伏日的宴集规模却减小了,即
由原来三伏俱宴改为只在初伏日举行了[1]127,145。

以上官员都为成都节日游乐活动秩序的维护、内容的丰富,立下了大功,是成都传统节日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也有反面教材,如宋哲宗时任命蔡京知成都府,翰林学士梁焘反对,指出:“今若用此人,必非成都幸。暠但
并未被采纳,后来,“京至成都,果以轻举妄作。盗发正昼,烧药市几尽。后又为万僧会,穷极侈丽,两川骚扰,
齐集累日,士女离乱,恶少群辈杀人剽夺一日十数处云暠[5]卷四百七十二,11259。蔡京在成都,不但没能聚集人气,新
创游乐活动,甚至连原有的也被破坏和走样,北宋的末路也近了。

可见,宋代成都官府对节日消费的举措主要是在官员僚属积极参与、新增活动内容、维持安定秩序、聚集

人气等方面,实际上是引导民众集中消费的有意尝试,也为节日市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二暋宋代成都节日市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指出:“任何一种社会集会(如宗教节日)都能为贸易提供机会,贸易开始是

偶然性的,但逐渐变为经常性的。带来的商品最初可能仅供节日期间个人消费或作为献给上帝的礼物,但如

果参加者携带的物品不完全一样,他们会试着用带来的货物互相交换。它开始时纯粹是一种附带的副业,并
且如果利益比较可观时,这种新的活动便会成长起来;而且可能发展很快,而与集会的最初动机大相径庭。
宗教性的‘收获的喜庆日暞变成了乡村的定期市。暠[19]26节日之前的过节准备,节日期间的人潮涌动,加之官府

通过宴集活动的有意引导,使得成都的节日交易异常活跃,节日喜庆日变成了定期集市。大致情况见表2。
表2.宋代成都节日市场

日期 贸易地点 市场名称(或贸易内容) 资料来源

正月五日 五门 蚕市 贸鬻百货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正月二十三日 圣寿寺 蚕市 鬻农器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二月二日 宝历寺 蚕市 《岁华纪丽谱》、《岁时广记》

二月八日 观街 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三月三日 巫觋卖符于道 《岁华纪丽谱》

三月九日 观街 药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三月二十七日 大西门睿圣夫人庙 蚕市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四月初 西园 寒食节 酒垆、花市、茶房、食肆 《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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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 大慈寺 医人鬻艾、道人卖符珍货奇巧 《岁华纪丽谱》、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

七月七日 锦江 夜市 《岁华纪丽谱》

九月九日 玉局观 药市 《岁华纪丽谱》

暋暋表2显示的都是比较成熟的定期集市,它们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举行,在川蜀生产发展、商品流通中起

着重要作用。其中,蚕市举行最多,一年达5次,其次是药市,一年达3次,其余既与节日物品的使用有关,也
与社会发展的脉搏相联。

(一)蚕市

蜀地蚕桑业历史悠久,蚕市是在唐代末期出现的以买卖蚕器农具为主,兼有其它百货器物的集市栠 。起

初并没固定时间,到五代前蜀时,固定为每年三月,且已有“蜀人称其繁盛暠[20]3186。到了宋代,蚕桑业进一步

发展,成都附近的新繁县还出现了废蚕不养,专“鬻其桑叶,大获其利暠[21]卷九,959的专业化趋势。成都蚕市交

易也更频繁,每年从正月至三月共举行四、五次,地点分散在西南边的五门、圣寿寺,东南边的宝历寺和西边

的大西门睿圣夫人庙等,几乎囊括城市四周。同时,成都附近州县如眉州、金堂县、新繁县等也有蚕市,“蜀有

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暠[21]卷九,956,但繁荣程度不及成都。
苏辙《蚕市》诗写道:“枯桑舒牙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随手败,今冬衣着及春营。倾囷计口

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鉏鏄资男耕。空巷无人鬬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

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异方不见古风俗,但 向 陌 上 闻 吹

笙。暠[22]卷一,22从中可见,农民需要为开春后的生产和生活所作的准备有:养新蚕的工具,男子耕作的农具(鉏
鏄),冬天的衣服,妇女的针织用品等,这些都须通过蚕市买来,资金来自变卖全家人基本口粮以外的余粮所

得。
苏轼《和子由蚕市》诗进一步说:“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积如连山。破瓢为轮土为釜,争买不翅金与

纨。暠[23]卷一,57题名为王十朋注云:“荻、箔,乃荐蚕之具,瓢、轮、土釜乃缫丝之物。暠[24]卷十四,272说明蚕市上所售货

物以养蚕缫丝工具为主,此外,市上有农具,前述张咏在圣寿寺前设蚕市,目的就是“使民鬻农器暠;也有琳琅

满目的小商品,“齐民聚百货,贸鬻贵及时。乘此耕桑前,以助农绩资。物品何其多,碎琐皆不遗暠[4]381;还有

花木、果实、草药等等。既有“龙断争趋利暠,“经年储百货,有意享千金暠的大商人,也有“器用先农事,人声混

乐音暠[4]381的小市民;蚕市还是人们邀亲朋、听鼓乐、行游乐的好去处,《岁时广记》卷一《鬻蚕器》引张仲殊词

云:“成都好,蚕市趁遨游。暠由于众人聚集在蚕市,使得市上的酒店、食店客人满座。这些都表明,宋代成都的

蚕市已是集蚕器、农具、粮食、百货等商品买卖,酒店、食店等饮食消费以及鼓笛声乐等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定

期集市。
(二)药市

药市也出现于唐末。至宋每年二月八日、三月九日、九月九日于观街(玉局观前)、大慈寺举行,尤其是玉

局观,陆游说:“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暠[25]卷六,80大慈寺里“四方之人,至于此者,徒见游手末

技,憧憧凑集,珍货奇巧,罗陈如市暠[4]卷四十五,792,同样是集贸易与游乐于一体的地方。
药市上所售以药物为多,这是因为川蜀春夏多雨潮湿,容易引起人们身体疾病;同时,盆地周围,大山环

抱,药材资源丰富。宋祁有“西南岁多疡,卑湿连春夏,……顾赖药石功暠[26]卷六,72的诗句。他还记:“成都九月

九日药市,芎与大黄如积,香溢于廛。暠又说:“大黄,蜀山多有之。暠[26]卷四十七,608大黄来自本地。也有来自西南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珍贵药材,“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载云。然世南

顷游成都,药市间多见之。询所出,云‘来自黎、雅诸蕃,及西和、宕昌暞,亦诸蕃宝货所聚处暠[27]卷二,12。庄绰

记:“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暠[9]卷上,21药市上的犀角、麝香不仅

很多,而且来自边远地区。《夷坚志》记,有广州人贩香药至成都售卖[28]卷二,1734,说明药市上还有来自两广地

区的药物。成都药市已成为大西南药物集散中心。
正由于集市上药物多,药物所散发的药气也能治病。“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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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

宁。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张仲殊作望江南以咏之曰:成都好,药市宴游间,步出五门鸣剑佩,别登三岛

看神仙,飘渺结灵烟。云影里,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愿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长年。暠[8]卷三十六,399苏轼

也说:“又如病人游药市,闻众药香,病自衰减。暠[23]卷三十七,515说得有些玄,似乎有一定道理也未可知。此外,药
市上也是百货杂陈,还能遇到宝物,“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药市,见一铜鼎,已破缺,旁一人赞取之。
既得,叩何所用,曰:‘归以数炉炷香环此鼎,香皆聚于中。暞试之果然,乃名‘聚香鼎暞。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

异暠[29]卷十二,520。药市是成都仅次于蚕市的又一定期集市。
(三)酒市

酒是节日气氛的调节剂,既是饮品,又是礼品、祭品,是官员宴集、士庶家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节日物品,消
费量巨大。节日里,官员既以酒聚集人众,又大肆促销官库酒,如“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

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洛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
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出城,以奔骤于前。夹道作棚为五

七层,人立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暞,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容数十

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暠[9]卷上,21官府利用人多集中的时候销售酒,用大舰装酒,其数

量一定少不了,每个游人给一升酒,这应属于强制销售的一种方法;名道人则随便喝,就是现在的啤酒展销会

也没有这样的促销力度。这一招果然很灵,四月十九日,成都倾城而出涌向浣花溪,水中彩舟密集、岸上人头

窜动。“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樯衔尾,荡漾波间,萧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

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
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

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暠[4]卷四十六,799人们借贷也要游赏浣花溪,官府有“免费暠酒饮或是很关键原因。
酒坊促销也颇具特色,《鸡肋编》卷上记:“使宅后辅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

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暞。自旦至暮,唯集戏一色。坐于

阅武场,环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

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暠这属于“设法暠销
酒之法,“今用女倡卖酒命曰‘设法暞暠[30]卷十五,164。酒坊为了丰厚酒利,还一再要求延长开放西园的时间,甚至

一月之后,“或请于府展其日,府尹亦许之暠[1]138。
成都官员节日期间相互馈送酒的风气也很浓,赵抃说:“臣伏见益、梓等路诸州军,每遇时序,或隔路,或

邻近,更互送遗节酒,多差衙前急脚子驱逐递铺兵士,并役使百姓人夫,往来络绎,担擎劳苦,州县骚动,嗟叹

之声,不绝道路暠[31]卷九,875,致使“衙前治厨,传破家相属也暠[23]卷八十六,394。赵抃对此进行了整顿。
正是由于节日酒所具有的特点,使得成都酒市活跃,形成了定期集市———十月酒市。李华瑞先生说:“虽

然现无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成都酒市的基本盛况,但从成都酿酒业和酒课在北南宋时期均在全国名列前茅来

推测,其繁华之状是可以想见的。暠[32]293实际上,通过上面的叙述已可看出成都酒市的繁华状况了。
(四)夜市

由于唐末以来不禁夜制度的实行,使城市夜市兴起。宋代不仅都城夜市繁盛栢 ,地方城市也出现了夜

市。成都夜市的繁盛就有上元节三夜放灯时的灯市,寒食节开西园、四月十九日游浣花以及七月七日锦江的

夜市等。《方舆胜览》卷五十一《成都府路》引《成都志》载古诗:“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暠说明锦

江夜市早已有之。张咏在蜀时,时民间讹言云:“有白头老翁午后食人男女。郡县譊譊,至暮路无行人。公召

犀浦知县谓曰:‘近讹言惑众,汝归县去,访市肆中归明人尚为乡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证解来。暞明日果得

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讹之兴,沴气乗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

术,在于诚断,不在乎厌胜。暞暠[10]卷十二,651通过整顿治安,保证了夜市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和交易。七月七日,成
都府帅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已成为固定宴集活动,田况写有《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阁观

夜市》诗。到徽宗政和年间,此活动更盛,以致引起朝廷关注。“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访闻成都大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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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斜廊,安设鸱尾,沿袭五季专恣之弊,僭奢无度。其帅府监司,七夕率皆登历宴饮,无复忌惮,吏民聚观,
不可以训。今后七夕排当登寺门事可罢。如更有以此亏违典礼者,仰帅臣禁止施行暠[2]刑法2之65,但没落实下

去,因为到南宋时府帅七夕登寺楼观夜市的活动还在进行。
除以上四种成熟、活跃的定期集市外,宋代成都节日市场还有:寒食节开西园时,酒垆、花市、茶房、食肆

等交易过于蚕市,房租价格大涨;三月三日,巫觋卖符于道,苏轼诗写道:“何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符色怒嗔。
宜蚕使汝茧如甕,宜畜使汝羊如麕。路人未必信此语,强为买符禳新春。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

神暠[23]卷一,56;五月五日,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缕长命避灾之物等等与节日习俗密切相关的商品市场。
总之,宋代成都节日市场丰富多彩,每月有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

月香市,七月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暠[33]卷六十二,2903。
三暋宋代成都节日市场特征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宋代成都节日市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一)以地方习俗及其消费风气为支撑

一个节日总是由特定的习俗活动所构成,而那些习俗活动又是通过制作、使用或消耗一些物品表现出

来,这样,这些物品便具有了刚性消费的特点。德国经济学家施里特说过:“刚性在习俗的运行中具有极端的

重要性,任何完全适应性的习俗,即使非常迟钝,都可能最适合减慢经济和其它的激励传输的速度,然而,在
完全不同的方面,一个刚性的习俗可能引导经济力量。暠[34]54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又赖都江堰灌溉之利,自然

条件十分优越,加上人民的勤劳,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容易得到满足。“(蜀)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

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
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暠[7]卷八十九,2230“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

乐。暠[7]卷二百五十七,8950前述及四月十九日外地人借贷游赏浣花溪等等所记都是蜀人不积蓄、及时消费、尤喜遨游

的习俗特点。而这样的习俗和消费风气,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讲究储蓄节俭的社会里是会遭到非议的。所

以,蜀人自己不愿承认,官员也力求为之辩解,殊不知正是蜀地好游乐、爱消费的习俗和风气,不仅带来了成

都节日市场的活跃及其向定期市场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代四川经济的繁荣和发展[35]1-4。
(二)官府力量的作用

宋代成都节日市场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官方力量推动的结果,这不仅表现在朝廷对此地风俗

的认可和市场的保护,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三月,“辛巳,比部郎中蔡汶使西川还,言川、峡每春州县聚游人

货药,谓之药市,望令禁止之。上曰:‘远方各从其俗,不可禁也暞暠[5]卷七十五,1658,而且表现在几乎所有有作为的

地方长官都顺应民风,通过宴集、新增节日活动内容等措施,积极引导人们的游赏和消费。朝廷也给予宴集

经费资助,主要有两项。一是酒课收入。北宋实行征酒税的法令,制度不很严密。淳化四年(993)诏令:“诸
州以茶、盐、酒税课利送纳资府,于是稍严密矣。暠咸平四年(1001),规定诸州每年应征的课额,但“藏之州县而

已暠;庆历二年(1042),“初收增添盐、酒课利钱,岁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余贯上京暠,才开始实行酒税上供中

央政策。川蜀的榷酒是“取其税,不禁其私暠[36]议酒,745,所以,“榷酤之利有余,人乐于为役,公帑岁入亡虑千万

贯有奇暠[1]107。这里的“千万贯暠实有夸张,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之十六记,熙宁十年前,成都28个酒务

的酒税收入是439779贯,超过京师开封府的榷酒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二是公使钱,又称公用钱,是各级

官署的办公费,多用于饮宴厨传之费[37]482。熙宁年间,定立各路州军公使钱额,“司农定诸州所用公使钱,奢
俭各不中礼,甚至或至非理掊克,今当量入为出,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若三京、[西北]
三路帅府、成都、杭、广自来所用多者,增其数。诏从之暠[5]卷二百一十九,5328。可见,成都是自来所用公使钱特多的

地区之一。市场秩序也由地方官府维持,如宋初知成都府的吕余庆上任后,“时盗四起,将士犹恃功骄恣,王
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药市始集,街吏驰报有军校被酒持刃,夺贾人物,余庆立命擒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
民乃宁居暠[5]卷六,148。南宋庄绰也记载:“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药市)。暠地方官员还新创市场,如张咏正月

二十三日在圣寿寺前设蚕市,“使民鬻农器暠;在四月游江时,促销官酒;在七夕,观夜市;……节日市场到处都

有官府的身影。所以苏轼说:“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闲时

6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尚以蚕为市,共忘辛苦逐欣欢。暠[23]卷一,57蜀人的游乐并非是在丰衣足食基础之上,这里仍是人多地少,仍需一

年辛苦耕耘,农闲时的集市既是人们休闲游乐之地,又是准备来年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时日。
正是由于宋代成都节日市场过多依赖于官府力量,所以官方政策的变化、地方官的行为必定使其受到影

响。如嘉祐四年至六年(1059-1061),知益州的王素开始着手裁减游宴开支费用,“益部会府宴设,岁费为钱

数千万,取给牙校,习以为常,公为裁节,所损几半暠[38]卷三十七,435。熙宁变法,成都置市易务后,地方官的游宴

费用继续减少,游赏不如当年了,“自新法颁行,酒坊为官所鬻,牙校虽得券钱不足自赡。乃者议置成都市易

务,方游观时,人情懼然,减常岁之半。及浣花后,始闻罢去,乃复朋聚游江。今公使钱岁给三万贯,常廪廪虑

不足暠[1]107。三万贯,是南宋时期成都地方官府游宴的费用,尽管已超出熙宁年间最高定额的六倍之多,但无

法与北宋初年成都的游宴费用相提并论。熙宁之后,成都游宴规模大为缩减,如赵抃知成都时,原来三伏都

宴集的成规也因公使钱的减少改为只在初伏举行了,自然,与游宴活动有关的士庶游赏、买卖活跃等都相应

走样。到南宋末年,文天祥说:“益州承平时,元夕宴游,其风流……而今不可复得矣。暠[39]卷下,54成都节日市场

在经历了北宋中后期及南宋前中期的发展繁荣之后,走向了衰弱。

(本文系提交2012年8月底在开封召开的宋史年会交流论文的修改稿,在此谨对给予过批评指教的与

会同仁表示感谢! 尤其是张邦炜先生提出了具体而中肯的意见,一并致以深深谢意!)

注释:
栙范百禄《成都古今集序》,(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卷30,刘琳、王晓波点校,线装书局2003年版。

栚陈世松《宋代成都游乐之风的历史考察》,载《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第37灢43页。

栛陈国堂《宋代成都蚕市》,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第49灢65页。

栜吴擎华《试论宋代四川市场》(《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第97灢102页)一文,把蚕市、药市作为特殊集市的市场类型作了

简单叙述。

栞张其凡《治蜀名臣张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124灢131页。

栟粟品孝《赵抃与四川》,《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31灢35页。

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253,第8213页)乾符六年四月甲子条,胡三省注曰:“(西川节度使崔安潛)

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成都城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十宝市)。暠

栢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卷三《马行街铺席》;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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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fficialPowerandChengduHolidayMarketintheSongDynasty

WEIHua灢xian
(Colle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China)

Abstract:DuringtheNorthernandsouthernSongDynasty,Chengduhadrichproducts,

highlydevelopedcommercialeconomyandthemonthlytradingmarketwhichwasdrovedbythe
staplecommodities.Thelocalgovernmenttookadvantageoflocalresidents暞affectionforamuse灢
mentandconsumingandheldbanquetactivitiestoguidethefestivalconsumptionofthepublic.
Thefestivalconsumptionmarketwasthenveryprosperous,especiallythesilkmarket,medicine
market,winemarket,nightmarketandetc,sincepeopleneedinstrumentsofproductionand
dailynecessities.ThefestivalmarketofChengduinSongDynastywasnotonlysupportedbythe
localcustoms,butalsoguidedbythegovernmentsothatitmaintainedprosperousforalongtime
butquicklydeclinedwiththechangeofthegovernmentanditspolicies.

Keywords:theSongdynasty;Chengduofficials;Chengduholidaymarket;holidayconsump灢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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